
回桌会议

在上海吃住了几十年
,

还是不会说上海话

的
。

既有说
“

阿拉不是上海人
” ,

喜欢听

朋友说
“

你不像上海人
”

的 也有一沽上

海边
,

才喝浦江水
,

就马上 自称是
“

新上

海人
”

的
。

说到底
,

这就是社会学上说的
“

认同
”

的问题
。 “

认同
” , “

认同
” ,

认

为相同就相同
。

无论如何
,

肉不能超越皮

肤
,

人不能超越历史
,

徘徊在全中国
、

全

世界的上海人都很容易被识别出来
。

上海

人的语言词汇
、

生活习惯
、

仪态手势
、

价

值观念有特点
,

多多少少能看出来
。

既然

大家都认为有 所谓
“

上海人
” ,

就像有
“

台湾人
” 、 “

香港人
”

一样
,

那上海人在

整体上是有一些独特的状态和气质的
。

问题马上就转为
“

什么是上海人

的基本精神
”

这样的问题又是莫衷一是
。

贬之者说
“

小市 民气息
” ,

褒之者称
“

大

都市气质
”

说
’‘

上海人精明不高明
”

者

有之
,

说
“

全国最理性的市场人
”

者又有

之
。

现在的书籍
、

报章和屏幕
,

充斥了关

于
“

上海人
”

的谈论
。

众说纷纭之中
,

明

显可见传媒的推波助澜
。

不能否认
,

市面

上的
“

上海热
” ,

透露出上海人 自我认同

意识的强烈复归
。

偌大的中国
,

确实需要

丰富的地方认同和健康的城市意识来平衡

经常出现的
“

宏大叙事
” 。

人们除 了抽象

笼统地爱国家外
,

更要具体细致地爱 自己

的城市
。

但是
,

需要预防的是
,

我们不能

把经过提炼的
“

城市意识
”

人为地倡导起

来
,

又上升为压倒一切的
“

宏大叙事
” 。

人的精神状态不是被教育出来的
,

而是靠

制度调适出来的
。

制度造就人
,

历史的制

度
,

造就了历史的人
。

在这个意义上
,

我

们只有把眼光投向历史
。

在清末立宪运动前五十年
,

上海 已

经在 《大清律例 》之外
,

有了 自己的地方

治理法案
,

这就是 年的 《土地章程 》
。

经过多次修订
,

年的 《土地章程修正

案 》起了
“

代用宪法
”

的作用
。

按三十年

代的国际法专家费唐的概括
,

上海社会治

理有四项基本原则
,

它们是 自治 华
、

法治
、

安全

钾 和 自由
。 “

自治
” ,

是让纳税人会议和各马路
、

各行业商会
、

市民协会 自行治理市政问题
“

法治
” ,

是根据各项法律来运作上海 的大小事务
“

安全
” ,

是用军队
、

商团
、

巡捕房等强权

把上海与动乱的内地隔开
,

保持市面稳

定
“

自由
” ,

在 以上前提下
,

上海市 民

可以有居住
、

生意
、

言论
、

集会
、

出版等

人身 自由
。

在实践中
,

这几项原则显得 比

较虚伪
。

如政权
“

自治
” ,

其实是工部局

里几十个中外寡头董事说了算
,

那里真有

西方社会一人一票的民主
。

还有
“

自由
”

一说
,

宜称不以思想治罪
,

可是涉及到反

清
、

反女王
、

主张共产主义的言论
,

一样

有巡捕房的铁牢相加
。

但是
,

有些东西却

是因此而奠定下来了
,

一百多年下来
,

因

此也就形成了作为中国人的上海人之独特

性
。

上海人不喜欢激进
,

好出头露面
,

尊

重财产权力
,

热衷讲道理
、

做规矩
,

有职

业心
、

讲信誉
,

习惯在安定的环境中从

事
,

偶尔也钻钻法律的空子等等
,

诸如此

类正面的市民精神
,

都是在这些原则框架

下形成的
。

法制底下的个人主义
,

是上海市 民

精神的一个明显特征
。

上海是个有法制传

统的城市
。

法制的框架下
,

上海人能够适

度发挥和及时收敛 自己的个人主义
,

掌握

分寸
,

取得 自己的合法利益
,

也不失其可

爱
。

上海人到香港
,

到美国后 比较容易适

应当地环境
,

就有此原因
。

但是
,

要是上

海人脱离了法制环境
,

没有 自主
,

也没有

约束
,

上海式的
“

个人主义
”

就有可能膨

胀为令外人厌恶的
“

上海气
” ,

自私 自利
,

并无廉耻
,

上海人的名声就坏在 当时当

地
。

这样的例子
,

里里外外
,

所在多有
,

不说也罢
。

年的重要历史
,

造就了上海人的

基本性格
。

现在谈论上海人的精神状态
,

离开了那个时期是无法展开
,

也是不能深

人 的
。

且不说那些生 于三
、

四十年代的
“

上海人
” ,

他们仍然是这个上海的主干

就是生于六
、

七十年代的
“

上海人
” ,

他

们也是在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几乎未曾变化

的城市躯壳中长大
,

见证了从那个上海到

这个上海的潮起潮落般的沧桑
,

也在相当

程度上延续了那种老上海人的基本精神
。

把旧上海巧 年的历史包袱
,

看作是

未来上海的动力和资源
,

这是我们这一代

人应该做的事
。

我们应该承认
,

那个上海

的 年历史
,

曾经是老大帝国的耻辱
。

但是
,

那个时代的上海人
,

在历史当中承

受的却不都是耻辱
。

多年中
,

他们曾

经是中国国土上最有创造力的市民
。

他们

掌握先进的生产力
,

接受中西融汇的新文

化
。

他们创造出那个城市的市民精神
,

虽

有不足
,

但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基本精

神
。

这种精神很难拔高
,

但也不是历来的

政治运动和多边的制度更替能够全然抹煞

的
。

他们是有缺点
,

但仍然是我们不乏光

彩的祖辈
,

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近代市民

精神
,

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
。

十九世纪的上海历史己经少有人知
,

一
、

二十年代的老上海们渐渐老去
,

二
、

三十年代的石库门社区越拆越少
。

人们是

在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
,

西区老客勒

的舞会上体会老上海的气息
。

其实
,

上海

的市民精神不是表面的这样腐朽
,

他骨子

里还有些过硬的气质
,

就看现在的新上海

人们能不能真的去发掘了
。

城市精神是财富之
“

灵
”

口 复旦大学教授 顾晓鸣
城市 精神 的

讨论在前一段时

间讨论的基础上
,

必须提升到文化

哲学的更高层次
。

我 自 年从 一

般文化研究转 人

对 以 犹 太文化为

案例的孙
的研究

,

在二十

世纪 的九十年代

又着重研究了商业和经济与文化精神 智

慧的关系
。

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

王毅等翻译的 《灵商 》一书
, “

灵商
”

英

文为 郎
,

标志在世界范

围中
,

实实在在地把
“

精神性
”

和
“

心灵

素质
”

这种似乎很玄虚很空泛的东西
,

纳

人现代生活
、

商务和个人事业之中
。

其

实
,

与之相伴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

勃发的对于
“

文化资本
” 、 “

社会资本
” 、

“

精神经济
”

等等的各种研究
。

世纪之交
,

美国企业管理界正式把其引入 日常管理
,

形成新的理论
,

与之相伴的是这一
、

二年

国内时新的
“

体验经济
”

说
。

但从中国传

统而言
,

所谓
“

儒商
”

本质上就是倡导在

商业经营中精神的先导 以及两相和谐互促

的关系
。

因此
,

今天提出城市精神的建设

问题
,

一定要看到在以经济为中心奔小康

的历史时期之中的城市精神的重要而独特

的内涵和属性
。

所 以
,

城市精神
,

不但要具有一般

的人类美德和市 民素质要求
,

更需要探

讨
,

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达到新的阶

段时
,

与个人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

获得史无前例的提高的条件相匹配
,

进一



步拓深对
“

精神 性
”

本身的研究
,

尤

其要注意其与生产
、

财富和人生价值的关

系
,

使
“

城市精神
”

既成为经济建设的本

源性动力
,

又成为现代资本运作和商业流

通中不良现象的矫正剂和监控器
。

其中有一点是最为根本的
,

这就是
,

如何使得作为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气质

的
“

城市精神
” ,

变成每一个个人所乐 以

追求和遵循的 自身精神和素质
。

在网话

文 针对
“

白话文时代
”

的文化技术而

言
,

白话文在万联 即时互 动的状态 下
,

成为网话文
。

时代
,

个人就学
、

就业
、

经商
、

沟通
,

发表文化成果和见解等等

都越来越具独立性
, “

一个人时代
”
已

来临
,

人的职业
、

地域
、

身份的流动极

其多变和迅速
,

因此
, “

自律
”

和
“

慎

独
”
已 不单是道德 的要求

,

而且成为社

会运行和经济效率 的保证
。

个人的
“

精

神
”

直接进入建设事业 和个人生计
。

为

此
,

必须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
,

并全面

了解世界最新 的相关理论
,

研究中国文

化这方面 的积淀
。

结合各具体领域
,

发

展 出有时代性 和具体性 的
“

城市精神
”

理论方法论
,

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

辩证唯物主义尤其重要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问题的核心是钱与精

神的关系
。

一方面
,

在 富足之后精神的

追求是什么 如何在物质生 活提高的同

时
,

自觉提升 自己对 人生价值 的追求
,

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金钱的人生意义

有更大的认知
,

能够在
“

发财
”

中真正

享受到幸福
。

这方面就需要我们深人研

究
“

钱 的哲学
” ,

做好相 应 的阐发
,

使
“

为富而仁
” ,

使人们 以好的心态 和好的

行为去追求财富
,

克服幼稚的炫富心理

和作派
,

在总体上使城市充足而简洁
,

美丽而富有内涵
。

越是富裕
,

越是表现

出对崇高和美德的向往
。

这不是一个教

化的问题
,

而是在精神性的高度
,

使每

一个市 民有 一种养成 的
、

内在 的渴求
,

一种深刻的价值观
,

这才会在整体上呈

现 出一个城市特有 的精神面貌—一种“

对精神的追求
”

本身
。

另一方面
,

这种精神性的追求又是

创新 和开拓
,

发展 和发财 的文化基础
。

“

钱
”

对于社会和技术的创新 的作用
,

已

经为人们所认识
,

因此
,

分配制度的改

革
,

天文数字般的
“

经费
”

和薪酬奖励被

反复使用
,

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其递减效

应
。

自由的钱与 自由的思想有着非常复杂

的关系
。

人权和物权的确立
,

为人的思想

解放和潜力发挥创造了条件 但财产和钱
的 占有也 出现拜物主义倾向的泛滥

。

因
“

有钱
”

而阻碍创新和进取的事例 比比皆

是
。

在开发
“

钱
” 、 “

资金
” 、 “

资本
”

的

革命性作用的同时
,

必须重提
“

人是需要

精神的
”

老话题
。

没有精神追求的城市和

个人
,

是不可能有持久的创造力的
,

瞩 目

于争经费争奖项的科研最终会发生异化
。

因此
,

在人均 已达到 《 幻美元的城市

中
,

更要及早培植那种科学是有价值的
,

艺术是快乐的
,

学习是一种享受等精神性

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动力
。

必须坚定地相

信
,

这种精神性的体验
,

在
“

体验经济
”

时代是实实在在的
“

社会产品
” ,

具有实

实在在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
,

是实实在

在地构成城市和个人的财富的一部分
。

市

民优 良生活方式的形成和社会行为的建

设
,

必须要在这些
“

城市精神
”

的本源上

下功夫
。

讲得通俗点
,

要如先哲所盼望

的 好德如好色
。

另外
,

由各个个人所形成和创造的

精神财富
,

必须有一个社会性的转换和整

合机制才能发生效益
,

成为整个城市的精

神和物质的狭义上的
“

财富
” 。

因此
,

必

须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
,

认真研究类似
“

商务智能
”

把信息转化为知识再

转化为利润的过程
,

研究和开发
“

精神
”

转化为
“

物质
” ,

城市和人的精神转化为

财富的实证过程
,

与制度经济学和精神文

化学等学科相结合
,

发展出新的城市精神

的理论方法论
。

具体地说
,

城市精神的建

设必须极大地解放市民的思想
,

促进其想

象力和创造力
,

使之敢于实事求是
,

与时

俱进
。

每一个人的能量和显性及隐性知识

的释放和交流
,

是
“

精神
”

的最直接体

现
,

表现为社会性的知识共享
、

教与学的

广义过程
,

决策和批评建议的深人互动和

相互提升
,

干群
、

军民
、

师生
、

老板雇员

及各阶层人士之间的同乐和分享
,

慈善志

愿事业等等
,

总之
,

一种最广义的
“

公
”

德
。

这种种方面不但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社

会环境和人际关系
,

更是表明了城市
“

社

会资本
”

和
“

文化资本
”

的存量
,

以及
“

人均值
” 。

它们是可 以测量和标示的
,

更

重要的是
,

它们是可 以被每一个市 民所感

同身受
,

体验受用的
。

必须要在科学和管

理层次上做好这些工作
,

使
“

城市精神建

设
”

不停留在道德和宣传的层面上
,

更不

能轻易降格为罚款羞辱的低级水平上 尽

一
一

一一」造喧丝一一

管诸如违章处理和违者持小黄旗之类
,

具

体措施必要时也可采用
。

一定要人们感
觉到城市精神是 自己根本利益和人生福扯

之所在
。

这正是精神性活动的魅力
,

虽然

做起来有难度
,

但我们一定要有信心
。

就

我本人的体会来说
,

几十年的课堂教学证

明了
,

只要通过 日常的点点滴滴
,

激发学

生学习的快乐和用功的成就感
,

根本无需

将考试视学生为敌
,

以重罚相警戒
,

更不

会讲出和做 出不尊重学生 的人格的话和

事
。

教师做的就是培植一种
“

学习精神
”

—求
知的渴望和对真知的追求

。

如今上

海市政府在提倡城市精神的同时
,

从以身

作则
,

关心群众
,

强调群众对政府工作的

监督着手
,

宏扬市民的城市主人感
、

城市

事务参与度
、

城市情况评论权等等
,

无

疑
,

其中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

全新的方法论的
。

总之
,

时至今 日
,

关 于 民族精神
,

城市精神等的话题
,

同样要遵循解放思

想
、

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针
,

在理论和

实践上都有拓展和突破
,

从而与下一阶段

上海城市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相匹配
。

其本身也正是一种
“

精神
” ,

要对领先一

步的跨越式的发展要求
,

作出其特殊的巨

大贡献
。

培育
“

新海派
”

的城市精神

口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卢汉龙

城市精神是

一 种 区 域性 的亚

文化
,

它客 观存

在
,

却要从非物

质的方面去认识
、

去体验
。

城市之

有精神就像人有

灵魂一样
,

其实

并不是 一个理论

问题
,

而是一 个

它因实践的 问题
。

是经久形成然后 内化在市 民之中的
。

此
,

上海的城市精神需要从市民生活和社

会实践中来认识和总结
。

在新时期的发展

中
,

上海正在培育 出来 的是一种
“

新海

派
”

的城市精神
。

年 月 日
,

《解放 日报 》曾

刊登了署名魏澜的读者来信
,

提出二十世

纪九十年代上海人的素质与形象
,

如何适

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
、

新要求的问题
,

并


